
疫情残酷 人情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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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下旬，在收到英国贝尔
法斯特女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周
圆方仔细整理好行囊，依依不舍地与
周围熟悉的一切告别，怀着既忐忑又
向往的复杂心情，登上了飞往大不列
颠的航班，开启了自己为期一年的留
学之路。

作为一名曼联球迷，既然到英
国留学，那自然也免不了去老特拉
福德———全世界的红魔球迷都心向
往之地朝圣。在抵达球场的那一刻，
令他首先感受到的是球迷的文化。
这里的球迷文化不单单指的是球迷
对球队的热情呐喊、或者是单纯买
一件球衣支持自己主队，而是指球
迷对于球员深切的感情。犹记得他
在老特拉福德门口买小摊贩卖的球
迷纪念品（非官方）和比赛日围巾的
时候，问他们在什么地方可以wel-
come our players（迎接我们的球
员），店主楞了一会，反应了5秒后说
“you mean our boys（你是说我们
的孩子们）？”这个时候周圆方才意
识到，他们不仅把球员看作是球员，
更是他们的孩子，是他们的宝贝。他
们知道球员会为球迷而战，他们也
同样相信自己的孩子。即使输球，也

不会去责怪。
在另一方面，让他感受颇深的

则是俱乐部营造的球场文化。例如，
赛前球场会在屏幕上打出字幕欢迎
一些贵宾，或者祝一些套票持有者
生日快乐，比如球迷通道中随处可
见的俱乐部传奇球员的照片，等等。
在周圆方看来，这些细节并不难学
习，只是国内中超联赛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不过考虑到英超已经职业
化100年了，这方面的差距毕竟还非
常大。

而在谈起球场氛围时，他非常自
信地觉得申花的主场氛围比老特拉
福德好。作为曾经蓝宝球迷会的一
员，周圆方几乎不会缺席申花主场的
比赛。全场球迷一起唱歌、呐喊、玩
人浪，这些场景他记忆犹新，如同放
映胶片电影一般在他眼前略过。而
对比在老特拉福德，他发现许多球迷
都是40-60岁的中年人，可能激情没
有年轻时这么高。不过西看台（死忠
看台）和客队球迷看台能制造出相当
于虹口所有球迷加在一起的分贝，而
且全场持续地唱歌、喊口号，没有对
球员和相互的谩骂。

他觉得这一点是最值得中国球
迷学习的，在他看来，想获得内心的
满足感最好的方式就是寄托于球场

上见高低，无视别人的谩骂，而不是
骂回去。

由于身处英国，周圆方不得不错
过去年申花足协杯第二回合的观赛。
近几年的申花足协杯决赛对他而言，
仿佛是个“魔咒”。他在2015年时现场
感受到家门口丢冠的遗憾，也于2017
年时由于学业的原因在宿舍里看完
比赛感到兴奋与激动。

去年的12月6日，那个至今回想
起来仍能够使申花球迷精神为之振
奋的夜晚，由于刚刚考完试让他觉得
非常疲惫，同时也因为首回合失利加
之申花上赛季战绩不佳，所以并没有
抱很大的期待。虽然设定了闹钟，不
过最后他还是睡过头了。而当他第二
天醒来之后，一看社交软件推送的3
比0，当时一刹那仿佛还在梦里。他
努力让自己恢复清醒，反复确认以后
才敢相信，于他而言同样是非常震
惊。

时至今日，他依旧会不时翻开那
场经典比赛的集锦，反复细品着那天
的精彩。现在想起来还是有一种非常
奇妙的体验，如梦如幻。他坦言，可
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热爱足球、相
信奇迹、热爱生活的理由。新赛季，
他还是希望申花打出自己的精气神，
争取获得更多的荣誉，花开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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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逛街、踢球、聚餐，这一切
看起来都显得特别美好。然而，仅仅
过了半年，伴随着这场突如其来的疫
情，一下子打乱了他逐渐适应英国生
活的节奏。
周圆方坦言，在欧洲疫情刚刚开

始有点迹象的时候，他周围的留学生
都认为英国对此是可以控制的，大家
也比较平静、乐观，大多人都按部就
班地生活，该上课还是去上课，同时
也不太愿意戴口罩———毕竟许多欧
洲人认为，口罩是给患病的人戴的。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确诊的第
一例是在3月4日。本来留学生圈每
周都会组织足球赛，在这之后的第
一时间大家就表示球赛应该取消。
此后，周圆方就开始在家里自我隔
离，因为当时他想订3月22日的机
票，也做好了回不了国的准备。即便
是中招了，这几天也会有症状，那他
就不回国了。而只要这段时间不接
触别人，尤其是外国人，就不会有感
染风险。

真正开始让留学生感到恐慌的
时候是3月12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
翰逊的讲话，他抛出了“群体免疫”的
政策，宣布学校暂时不停课。当时在
周圆方看来这就是不作为的表现，让
留学生对于英国政府产生了不信任，
加上对于英国医疗条件的了解，可能
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床位、呼吸机等，
所以学生们开始出现了恐慌并抢购
机票。据他介绍，很多人想回国，即使
飞机上感染风险很大，回国被感染了
也一定能够得到治疗，这是出于对国
内医疗条件和祖国的信任；另一方
面，英国政府让所有轻症患者在家隔
离，不要去医院、不要叫救护车，除非
呼吸困难，感觉自己快不行了。他的
朋友开玩笑说，在英国要是中招了就
只能回自己的房间等死算了。
周圆方的室友飞得早，早上送他

的时候相互道别，他也坦言，当时的
感觉像到了末日。他俩在门口拥抱、
告别，仿佛室友有一张诺亚方舟的船
票，而他没有。因为他非常希望能够
完成学业，他很害怕回国以后会影响
自己一年以来的努力，所以一开始就

很纠结是否要订机票。他眼睁睁看着
英国的情况越来越糟，机票越来越
贵，相应内心也越来越矛盾。
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后来有一天

中介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带了
两个人来看房。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心
有余悸。据他回忆，当时他紧张极了，
相隔着不远的距离，他害怕病毒感染
的风险便恳请房客能否下周再来。房
客表示最好是现在，周圆方特别无
奈，只能以最快的速度回到房间，穿
上外套、戴口罩、拿上消毒液做完这
一切才同意他们进入，并且房客走到
哪里他就把消毒液喷到哪里，直到最
后送走房客，房间消毒完了，瘫坐在
自己的椅子上，他才发现自己心率已
超过130。“那时候是真的慌了。”一向
胆大的他，在那一刻，也深深体会到
了恐惧。
疫情无情，人有情。因为学校之

间的协议，他们华东理工大学的许
多学生都选择在此读“3+1”，他们自
然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自从确诊
首例社区传染性病例之后，朋友之
间就很少线下见面了，不过还是会
在网络上视频聊天，他们戏称为“防
疫工作大会”。
周圆方笑着表示，其实一开始只

是把它当做信息交换的渠道，大家在
这里分享每天获得的信息，他也会在
里面告诉大家做好最坏的打算以及
做好物资储备，等等。直到有一天晚
上11点，他觉得有点晚了，于是说到
要不今天就这样？一个朋友说“即使
就这样结束了，我也睡不着呀。”到了
这里，他才发现，其实大家都把这个
“防疫工作大会”当做一个小而温暖
的港湾。在英国疫情爆发，学位、工
作、机票等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情况
下，大家的压力都与日俱增。
在经历一天的自闭、矛盾、惊慌、

害怕之后，大家能在这里放松心情，
畅所欲言。即使是对着镜头发呆，看
着屏幕中的各位朋友，也是一种对于
内心的安抚。在那一刻，周圆方才发
现，能够在这里遇到这么多同伴，在
这种时候陪在自己的身边，是一件多
么温暖而又幸运的事情。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得到了基本控制，它又以蛮不讲理的方式调头席卷全世界，朝生活在

欧洲的人们张开了血盆大口，而留学生则成为了其中最为艰难的群体。 对于在英国留学的申花球迷

周圆方而言，当下的抉择摆在了他面前：是在宿舍囤一点生活必需品盼着这场疫情赶紧过去，还是

抢购机票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中国？ 呆在国外担心被病毒感染，回国则害怕无法按时参加考试继而影

响毕业……这道两难的选择题实实在在让留学生们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却又万般苦涩难以下咽。

“虹口氛围比老特拉福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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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成学业，申花球迷留在英国“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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